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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中国已跻身

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对于GDP也有

了不同的声音，有批评地方政府考核惟GDP论

者；有言长痛不如短痛，要放下对GDP的执念，

集中调整经济结构转型者；有担忧目前中国的中

高经济增速难以为继者；也有悲观的认为“中国

难逃中等收入陷阱”者。种种声音交织在一起，

孰对孰错不免让人困惑，带着这种困惑，《英大

金融》杂志主编孔志国先生专访了中国建设银行

首席风险官黄志凌先生，面对面畅聊在当前经济

形势与任务下，我们应该对经济增速持一种什么

样的态度。

我国以现有的增速水平，晋级高收入国家还需要几年时间，这样的时间长度是合理的，而如果经济
增速再下滑，则可能出现较大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文  |  本刊记者   孔志国   李瑜

经济增速不能过早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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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经济增速妖魔化
《英大金融》：有些人认为，对GDP增速

目标的盲目追求是导致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主要

原因，只要能保证一定的就业水平，经济增速即

使下滑到5%甚至3%都是可以接受的。近几年，

在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政府的主动干预

下，我国GDP年度增速已经由高峰时的 14.2%

（2007年）一路下滑至如今的6.5%左右水平。

但另一方面，不少人也在讨论跨越“中等收

入陷阱”的问题。2010 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

达到 4382 美元，进入到“中等收入俱乐部”并

已停留7年。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可能就无法进

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您怎么看待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黄志凌：我国的经济质量的确需要提升，经

济结构的确需要优化，可把这两个问题等同于低

速发展，有偏颇的地方。

从国际上的经验教训看，经济过早失速对于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好事。

日本大约于20世纪 50年代中后期进入中等

收入阶段，1970 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1940 美元

（按照相关测算，当年的 1940 美元大约相当于

2010年的 10760美元），基本上具备了高收入国

家的条件，而正式晋升高收入国家则在 1973 年

前后。在这期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 9.7%，

其中 1955~1960 年年均 8.5%、1961~1965 年年均

9.8%、1966~1970 年 年 均 11.5%，1971、1972、

1973年分别为 4.7%、8.4%、8.0%。在整个跨越中

等收入的过程中，日本GDP增速呈现两大特征：

第一，增速高，尤其相对于我国当前 6.5%左右

的速度，要高一些；第二，增速未曾大幅降低过，

直至 1970 年（此时已经非常接近跨入高收入阶

段）都呈现出高增长态势，最后两三年虽有所降

低，但 1972、1973 年依然高于 8%。真正意义上

的GDP减速并没有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而是

发生于成功晋升高收入国家后，1974~1980 年日

本GDP年均增速降至3.4%。

韩国也是同样的情况。它于 20世纪 70 年

代中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而后于 1990 年人均

GDP 增至 5770 美元（按照相关测算，当年的

5770 美元大约相当于 2010 年的 10501 美元），

也基本上具备了高收入国家的条件，而正式晋升

高收入国家则在90年代中期。在这近20年时间

里，韩国GDP年均增速达到8.6%（剔除1980年，

该年度韩国发生光州事件）。甚至在进入高收入

阶段后还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1998

年金融危机除外），直到 2003 年后增速才出现

显著降低。

《英大金融》：看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不但需要抢速度，还需要抢时间。

黄志凌：速度目标是战略目标，速度需求也

是战略需求。一国必须用15到 20年的时间迅速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否则就会深陷其中。陷

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很多，“二战”后的

案例主要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

东南亚各国以及南非、叙利亚等。这些很早就跨

过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为什么长期

陷入停顿，绝大多数至今还未能实现向高收入国

家的跨越？就是因为他们在中等收入阶段过早

“刹车”。

泰国于 1988 年前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当

年 GDP 增速甚至高达 13.29%，但好景不长，

1991年便大幅降至8.56%，1996年更是降至5.7%，

随后伴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经济一蹶不振。

巴西在 1968~1974 年维持了年均 11% 的高

速增长后，1975 年前后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

随后在1981年GDP出现负增长，此后经济增速

再未出现“高光时刻”（只在 1985 年、1986 年

短暂出现过 7.95%和 7.99%的“较好行情”），

1981~2000 年 GDP年均增速仅有 2.1%。除了速

度较低外，巴西经济还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

经济增速的快速
下滑或大幅波动
会 破 坏 市 场 信
心，造成悲观预
期，投资、消费
趋于保守，失业
问 题、 财 政 问
题、社会问题可
能接踵而至，改
革空间被大大挤
压，形成经济发
展“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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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南美大国阿根廷经济波动性则更大，

1970~2002 年期间，经济增速高的时候能达到

12.67%（1991年），低的时候甚至负增长10.89%

（2002 年），直到 2003 年后才走上正轨。增速

波动对经济正常运行损害较大，增长无法获得持

续性，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

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或大幅波动会破坏市场

信心，造成悲观预期，投资、消费趋于保守，失

业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改

革空间被大大挤压，形成经济发展“陷阱”。保

持一定的平稳的经济增速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障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

要条件。

我国以现有的增速水平，晋级高收入国家还

需要几年时间，以这样的时间长度晋级高收入国

家是合理的，而如果经济增速再下滑，则可能出

现较大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原因也

很简单，跨越最低门槛并不意味着就是高收入国

家，把经济周期波动等因素考虑进来，晋升高收

入国家行列之后不被重新降级为中等收入国家，

人均GDP至少应达到 20000 美元以上，按照前

述6.5%速度、汇率与人口规模不变来测算标准，

我国大约在2031年之后才能实现。

“变富”是必然之选
《英大金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仿佛

是一个天生正确的命题，我们为什么非得要步入

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高收入国家能够给我们带来

什么？

黄志凌：成为高收入国家 ,这是“中国梦”

的核心内容之一。

首先，“变富”是我们傲立世界民族之林、

实现复兴的前提条件。自晚清开始，我们从积贫

积弱中走来，历经苦难，所有的中国人心中都

有一个梦想：民族复兴。可我们若想傲立世界民

族之林，首先必须成为高收入国家。但是目前我

国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上排名还相对靠后，2016

年而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排名第69位。

此外，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越来越具

有“经济分水岭”的意义。大多数国家都能在低

收入和下中等收入阶段实现跨越，而当它们来到

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大约四分之三的国家出现经

济大幅减速、停滞，甚至至今未能晋升为高收入

国家行列，对这些国家而言，中等收入阶段像是

一个经济发展泥潭，伴随市场信心的被破坏，悲

观预期加重，投资、消费趋于保守，失业问题、

财政问题、社会问题接踵而至，改革空间被大大

挤压，形成经济发展“陷阱”。更有甚者，还发

生了较大的政治波动。如阿根廷自20世纪 60年

代就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长期滞留其中后，引发

了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动荡。其他一些拉美、东南

亚国家很多都存在类似的情况。为避免这样的

“宿命”，我们必须尽早成为高收入国家。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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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美元

低收入国家
1,036~4,085 美元

下中等收入国家

12,616 美元以上

高收入国家

4,086~12,615 美元

上中等收入国家

2013 年 7 月 1 日，
世界银行根据人均收
入水平对国家做出的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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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速是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

升级、保障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和

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条件。

另外，我国从低收入向中高收入发展过程中，

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稀缺，社会保障水平偏低，

安全防务水平亟需提升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暴露出

来，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持。

认真审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和世界发展

史，不难得出结论：我们必须成为高收入国家，

并且这个时间还不能太长。

底部支撑特点突出
《英大金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国经

济增速应该保持在怎样的水平？

黄志凌：对于中国而言，最终跻身并屹立

于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在于经济增长保持在

6.5%~8.5%的通道里并运行足够长的时间。

《英大金融》：为什么是 6.5%~8.5%，而非

更高或者更低？

黄志凌：解读数据发现，2012~2016 年经

济增长运行在 6.5%~8.5% 的区间已经被统计确

认，2017~2020 年之间，经济增长不出现无支

撑破位下行，滑出 6.5%~8.5% 运行区间的可能

性不大，进入经济衰退或负增长通道的概率几

乎为零。

《英大金融》：您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黄志凌：除非发生外部战争、内部大规模或

长时期社会动乱，中国经济或许低增长，但基本

不可能负增长。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的不同之处

在于，底部支撑特点突出，这在进入新世纪以来

表现尤为明显。

一方面，大国经济结构本身存在一个底部

支撑。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GDP 总量变化的历

史轨迹表明，虽然我国经济季度波动较大，但

年度跌破 6.5%的概率较小，结构性支撑是重要

的原因。一是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第一

产业形成了稳定性支撑。二是中国是国际公认

的工业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拥有3大门类、

41个大类、700多个小类的工业体系，第二产业

稳定性较强。

另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形成了新的底部支

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大产业占GDP的

比重不断调整，分别经历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

国，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两次重大产业调整。

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水平提升使得第三产业快

速发展，第三产业占比开始稳步上升，2013 年

超过第二产业（1985 年超过第一产业），成为

目前经济结构的第一大产业。迈入中高收入台阶

的 13亿人口消费与服务需求将支撑第三产业继

续稳定增长。

《英大金融》：经济结构优化了，经济增长

的脚步却放缓了不少，这其中有什么门道？

黄志凌：GDP增量结构变化的重要贡献因

素是工业占比下降，直接拉低经济增速。2012年，

工业对GDP增长贡献率为 40.6%，2015 年下降

到 30.4%，下降 10.2 个百分点，同期服务业对经

济增长贡献率上升12.3个百分点。至于其他部分，

基本稳定，金融业、服务业甚至是正向贡献。

但从现在起，经济增长应该进入一个相对稳

定区间。按照目前非工业稳定规律和服务业发展

态势，即使工业零增长，也不会出现经济总量萎

缩，况且工业增速下行接近“死库容”：工业构

成中，行业出现明显分化走势。与日常消费相关

的行业，如电力热力及水生产的周期波动较低，

持续稳定，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展，企稳基础逐

步夯实，对经济增长形成积极支撑。

有效需求撑起“通道”
《英大金融》：既然谈经济结构，除了供给，

还有需求，从需求的角度，经济增长面临哪些可

能的影响因子？

认真审视我们这
个民族的历史和
世界发展史，不
难得出结论：我
们必须成为高收
入国家，并且这
个时间还不能太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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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凌：我们之所以说经济运行持续保持在

6.5%~8.5%区间，既是一种理想状态，也存在可能，

在于供给结构的变化形成了底部支撑，需求结构

的变化则形成了更有力的支持。

第一，从国际比较看，危机发源地的美国经

济已经基本恢复，呈现稳健上行走势，欧盟和日

本经济增长虽仍曲折波动，但筑底迹象日渐明显，

新兴经济体也基本上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全球

经济逐步向好无疑代表着外部需求环境的向好变

化。

第二，从国内经济转型进展看，在“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引领下，提

质、增效、升级的“双中高”经济转型方向确立，

新旧增长动能不断加速转换，新经济、内需对经

济增长作用不断增强。

第三，从行业数据分析来看，真正意义的

过剩行业去产能对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影响不到

1 个百分点，按照 2015 年工业占 GDP 比重的

30.4%，去产能10%大致影响GDP增速0.27~0.41

个百分点。过剩行业去产能至正常状态（80%利

用率），对GDP的影响不会超过0.5个百分点。

如果分3~5年实现去产能目标，或内外需求提前

复苏，则影响更小。

第四，从金融发展状况来看，金融危机的影

响已经持续9年，脱离实体的虚拟金融失控和资

产泡沫等危机动能大幅衰减，金融结构——尤其

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多层次资本市场

建设——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国民储蓄向国民投

资转化的途径与机制更加顺畅、有效。

2012 年以来，经济增长已连续多个季度运

行在 6.5%~8.5%的区间，市场驱动经济结构实现

主动调整，经济运行态势与宏观经济政策期待，

证明这个区间也是实现经济升级目标的“宜居环

境”。

真正意义的过剩
行业去产能对工
业增加值增速的
影响不到 1 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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